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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逢“彩云”
□合肥市教育局    石红星
初夏是万物生长、繁花盛开的季节，也是一年中读书的“最美”时光。恰在此时，非常高兴
地读到合肥市作协会员、市通用技术学校李彩云老师的散文集《我是一朵云》。手捧新书，
封面清新淡雅，轻轻打开，书香与花香氤氲，馥郁满庭。
《我是一朵云》一书共分三个部分，不论是“思亲怀乡篇”“生活感悟篇”还是“山川行履
篇”，若一旦打开，就难以放下。李彩云老师用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情感美、人性美、生活
美，“情”贯穿该书的始终。
她写情感之美，注重从点滴细节中发掘，看似轻描淡写，但平凡中见精神、细微处见真情，
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满怀孝心的“彩云”。她写《父亲的坚守》了，写出了父亲的勤劳、善
良、宽容、助人的高贵人格品质以及他的遗憾、痛苦，让人忍不住黯然神伤；她写《今又冬
至》，怀念母亲的艰难岁月以及母亲的雨夜相迎，那份浓浓的亲情深深叩击人的心扉；她写
《飞舞的雪花》，写奶奶对作者的关爱与嘱咐，让人泪湿衣衫；她写《梦中那盛开的桃花梨
花》，也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和对亲人的思念，作者梦中的桃花梨花似乎也开进了我的心
房，让人回味悠长，引起对往昔的无比留恋！万爱千恩百苦、人间最美是亲情，大音希声，
亲人无言的爱，值得我们以感之心写下怀念、写出永恒。
她写人性之美，善于发掘身边的亲人朋友到素未谋面的路人的“闪光之处”，既展示她朴实
动人的一面，也表现她热烈奔放的一面，让我们认识一位立体真实的“彩云”。她写《今
天，是我们的节日》《七夕感言》，写到她与爱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的21年，表达了她作为
妻子的一往深情；她写《你是我的天使》，叙述了孩子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她作为
母亲的大爱无疆；她写《我的那些花事》，叙述了与一群学生的“斗智斗勇”，表达了她作
为一位仁师深厚的教育情怀；她写《门前的两束艾草》，叙述善良友爱的邻居，表达了她“
与人为善”的良好心态。作为当今社会，什么最珍贵，那就是“爱”，她爱家人、爱朋友、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说：“什么是爱？爱是包容，爱是忍让，只要心中有爱，既是幸福
的。”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爱”的“宣言书”、“爱”的“心路历程”。
她写生活之美，她善于发现身边的美景，处处留心生活细节，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充满生活情
趣的“彩云”。她写《六月，栀子花又开》，让我们也闻到栀子花香；她写《从容的牡丹》
，让我们感受牡丹的“一顾倾城”“一瞥惊鸿”；她写《秋雨中漫步》，写到池塘里竞相绽
放的睡莲花……作者身边的一朵朵花儿，让她从中深思，并赞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它
们才是真正的智者。无论是高贵的牡丹，还是卑贱的小草；无论是被请进温室，或是生在山
野；无论你对它极尽赞美，还是鄙弃无视，它们都坦然地活出自我，静静地开花、默默地结
果、从容地生长、安详地离开。原来生命的美就在于它的从容！”
李彩云老师为人厚道真诚，她的孝心更是令人称赞。远在上海的作者的三哥李定广先生在该
书序言《其文如其为人》中写道：“我把孝顺父母的重任更多地托付给经济能力较强又离父
母不远的妹妹李彩云，她的孝顺超过了我的想象，没有她的孝顺，父亲肯定活不到八十五
岁；父亲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长达七八年之久，最后严重到绝大部分子女常常都不认识了，
唯独认识小妹李彩云。李彩云的孝顺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古人云：其文如艺如尺，李彩云
的文章如其为人一样，质朴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灵山蓄云彩，纷郁出清晨。李彩云老师虽然起始学历不高，但她坚持自学成才，先后取得了
大专、本科学历；虽然她的文笔还略显青涩，但她长期笔耕不辍，用心打磨每一篇文章，做
到“人中有景物、景物中有人事”，不少篇什涉及的人、物、事令人回味。由此看出，李彩
云老师写作功力绝非一日之寒，作品集问世，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愿彩云追日霞满天！

四合院
□北京化工大学    陆    一
这是一座小县城老城区里的四合院，暗红色的铁门后面还套有一扇朱红色铁门，连接两扇铁
门的是一条不长也不太宽的水泥路，路两旁是我奶奶亲手侍弄的小菜园，菜园里种的都是一
些常见的蔬菜。“喔喔喔……”嘹亮的鸡鸣声此起彼伏，开启了四合院热闹的一天。
推开铁门，大大小小几十间房屋映入眼帘，它们建成的年代各有不同，最老的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新的前两年才刚刚盖好。从老式的砖瓦房到新式的平房，从破旧的木门
到新兴的防盗门，从水泥地面到水磨石、大理石铺就……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四合院奇
妙的混搭风格，也注定了这个四合院不属于哪一段岁月、哪一个人，因为它曾经承载着几代
人的希冀和梦想。
 这就是我家，一个储满我祖辈与父辈几十年回忆的地方。四合院面南背北的四间房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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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住的，其中有三间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年轻时建的，历经沧桑却古朴依存，一点也看
不出岁月的痕迹，其余的便都是出租房了。
我记忆中最早的租客是一个五口之家，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十分讨厌这户人家，可能是听奶
奶说过他们家一些不光彩的事，他们搬走之后父亲就将那间房子拆了，在原地重新盖了一
间，因为这件事还与旁边的邻居闹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好像是因为什么采光和占地界的
缘由，我母亲那时候还被邻居家的女主人咬上了一口，闹心了一回。至今两家人的关系还是
有如水火。对此我至今仍是不解，如此费力争吵两家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在听过“六尺
巷”的典故后，我对此事就更加反感了。 
十几年间我家的四合院陆陆续续换过很多租客，常住的也就那么两三家吧。位于院子南面，
朝北的那间房子的租户今年才搬走，是一个四口之家，由于时间比较近，他们一家的“光辉
历史”至今我还记下不少，每一件都能让人目瞪口呆，甚至给我懵懂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
因为这些租客的原因。我对四合院印象越来越不好，甚至产生过出逃的念头。四合院的生活
充满了眼前的苟且，让我看不到诗和远方。
幸好四合院来了新的租客，这是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大人带两孩子。两个孩子都只比我大几
岁，我常常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亲热地叫着：“哥哥，姐姐。”与姐姐一起画画、编花绳
是我童年的一大乐趣，直到现在我会玩的很多游戏都是这位大姐姐教的。还有那个大哥哥，
他有许多书，我经常向他借阅图书并和他分享书中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年我在
院子里种下了一颗黄豆，于是便心急火燎地天天盼着豆苗快快长大，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晒
太阳，可是小豆苗依然慢悠悠地长，不久我就和家人一起出去游玩了两个星期，小豆苗就被
抛于脑后，我认定它会很快枯死，可是回来后却发现小豆苗长得更加精神，更加茁壮，一打
听才知道这段时间是大哥哥在帮我照顾小豆苗。如今这位大哥哥已经上高二了，我们之间的
沟通交流也越发少了。因为学业沉重，他每天早出晚归，我每晚熄灯时他依然在挑灯夜读。
尽管他的成绩并不突出，但这份执着的精神却时时鼓舞着我。
另一个新来的租户是一个“花仙子”。她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
说她是个高材生，毕业于高校，成绩十分优异，却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经营着一家花店。这
个花店让她浑身都散发出淡淡的清甜花香，连她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一丝丝香气。她本人也像
茉莉花一样优雅，时常穿着白色长纱裙，宛如画中美人，带着些许忧郁，难道戴望舒的《雨
巷》中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说的就是像她一样的人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租户们渐渐地都搬走了，昔日那个喧闹的四合院也
渐渐地冷清下来。终于没有了夜晚的吵闹声，没有了妇女们闲聊的声音，没有了孩童嬉戏的
身影。夜晚，站在阳台仰望天空只有微弱的星光，身旁高楼的霓虹灯亮得晃眼，唯有孤单的
四合院躲在漆黑的角落里，正如一双黑色的眼睛在苦苦地追寻光明。
我曾经很讨厌这个喧闹嘈杂的四合院，但是那些“讨厌”的租客们离开后，我也不那么讨厌
四合院了，甚至有点失落。当所有过客都走了，褪去纷扰的四合院显得那么的寂寞。四合院
像一个被人为抛弃的孩子，孤零零看着两旁有说有笑的高楼。
明年我也要搬走了，搬到新城区的小高层里，这个四合院承载着我们老老少少三代人的记
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它一直是我们的安命之地、栖身之所，现在它终于能放下责任，安
静地被历史长河湮没了。
四合院的落寞，正是这个时代欣欣向荣的标志，而不是我们讨厌它的理由，我只希望所有奋
斗的人都能同时拥有未来和回忆。
 嘹亮的鸡鸣声再次响起，刺破孤独的夜空。明日的四合院，你将又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啊？

□灵壁师范学校    唐   亮/书

小满要满
□池州市殷汇初级中学    徐累先
民以食为天。从今天起，我只关心粮食和蔬菜。
小满要满，这是我们家乡的俗语，也是一种期待，意思是小满日要下雨，把整个山塘、水库
都注满，才会有好年景。
昨天是小满日，下雨了，从下午直到晚上，基本上没停，大雨级别，不要说山塘、河坝和水
库都注满了，低洼处，恐怕泛滥成灾了吧？当然，这是我的臆想，可还是有些事实依据，因
为朋友圈里都是大雨滂沱的景象。这也是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安心的缘故。
记得三十多年前，每到这一天，乡亲们最关心的是天气。那会儿，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判
断天气变化完全靠经验。早上起来，如果没有下雨，再望望天，看看有没有下雨的迹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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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下雨迹象，做了半生的放水佬方四爷就会捧着长长的竹烟杆，掉了魂似的在村里游
荡，碰到人，愁着一副苦脸重复一句话：“今年的年景恐怕不太好。”
我们生产队处在一座山岗上，自南向北延伸，相当于一道分水岭，一侧分布着生产队的水
田，田畈间，一条小河从山洼间悠闲地流淌下来，一江春水向北流。本来，河道不在这里，
而是蜿蜒在离田畈相距较远的山脚下。那年修水库，考虑到上游来水对水库的冲击，硬生生
地把这条小河改了道。水流是顺畅了，但同时，水田里的水也渗漏得更厉害了。一到旱季，
别说一个礼拜不下雨，就是三天不下雨，水田里的水就漏了个底朝天。这一直是我们生产队
的一块心病。
从我记事时起，生产队里栽种的都是双季稻。双抢季节，正值高温天气，水蒸发得厉害，而
水田和河道之间的落差大，渗漏的脚步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每每看到涓涓细流从河岸
底部汩汩而出，乡亲们心疼得不行，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最忙碌的就是放水佬了。一大早，方四爷就扛着锄头到刚栽插的水田里，察看水情，
该匀的匀，该筑牢的田缺筑牢。最可恨的是一些黄鳝（那时候的黄鳝特别多），好像蓄意与
放水佬过不去，乘人不注意，兴风作浪，钻通田埂，把本来就不多的水引流掉，气得方四爷
一边找黄鳝洞，一边爆粗口，骂个不停。
社员们也闲不了。在河道上筑起多道拦河坝，再在河坝边架起水车，落差不大的地方，用手
摇水车；落差大的地方，用脚踏水车。水流到小河里，车起来；又流到小河里，再车起来，
如此往复，和倔强的水较劲。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季节，社员们的功夫都用到了车水上。可
你用再多的人力，如果没有天帮忙，也阻挡不住水渗漏的脚步，车得快，流得也快，所以我
们生产队里的晚稻少有丰收的年辰，基本上是望天收。
但如果小满这一天，天下雨了，根据经验判断，在双抢季节，会风调雨顺，不缺水，也就不
会出现战旱情的火热场面。不过，我不知道这样的判断有没有科学道理，但至少给了乡亲们
一份希望，一份期待，如果连这份期待都没有了，真的心似枯槁之木，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都
会惴惴不安。
小满满了，如果搁在当初，不知放水佬方四爷会有多高兴。可现在，水田里栽种的多是单季
稻，盛夏时节，水稻已经灌浆，没有水忧，木质水车因此多年束之高阁，连机械化的水泵也
派不上用场了。不管怎样，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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